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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於一九八○年代商業界的外包(outsourcing)或外判用語，主要指
將公司業務的部分或全部，委託給第三方的承包商。當時許多企業將非核心
的業務，外包給其他廠商，以此減輕人力與成本等投資，讓企業集中精力生
產更高效能與獲利的產品。時至人工智能(AI) 崛起的今日，大腦的核心能
力有哪些？ 大腦是否有朝一日會取代人腦中的許多功能，形成人類大腦外
包後的集體認知等能力弱化現象？

    根據六月份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考斯米納(N. Kosmyna)研究員，公
佈一項AI對於青少年大腦發育可能影響的研究發現，AI對大腦有潛在危害。
該報告中指出，透過五十四名十八至三十九歲的參與者，在四個月內完成多
篇與美國大學入學標準化測驗(SAT)有關慈善倫理與政治上過多選擇等題文
章。他們被分成三組，一組是經常依賴ChatGPT完成寫作的人；第二組則藉
用谷歌搜尋引擎協助作文。至於第三組則屬純大腦組，只靠自己的思維能力
寫作，過程中不假他手，不能仰賴任何資訊。這些參與者之後接受腦電圖儀
器偵測腦部活動狀況。四個月後研究人員發現，長期依賴ChatGPT完成寫作
的一組，大腦連結性顯著下降，如被要求不用 AI獨立寫作時，他們大腦內
的運作倒退成寫作新手的模式。其中高達八成以上的ChatGPT 使用者，無法
回想出幾分鐘前自己在 AI 輔助下完成的句子，出現嚴重的“認知失憶”現
象！其大腦出現三組中最低的思考運作能力、認知及行為模式，原創性與批
判思考也很差。相較之下，“純大腦組”中僅十分之一左右遇到上述認知失
憶的困擾，大腦的思維能力最高。至於使用谷歌搜尋引擎那一組，大腦功能
則居於兩組之間。研究人員進一步發現ChatGPT這一組的參與者，一開始只
用AI來協助個人寫作結構的輔助，但後來多數人傾向於直接複製張貼AI上面
提供的所有訊息，不再願意花時間深層思考，也很少有自己的想法。

    主持這一研究的科學家，希望藉此提醒人們AI對於大腦發展功能具有潛
在影響的隱憂，尤其是對於學齡前兒童及中小學階段的未成年者，這些大腦
還沒有發育成熟的孩子們，如果過早讓這群孩子過度使用AI人工智能等工具
，就可能讓他們的大腦暴露在高風險中。許多政府在沒有科學研究證明之下
，就急於推動類似的人工智能幼兒園等政策，這樣的做法不但有風險且頗具
爭議性！畢竟，在教育場域中已出現顯著的影響，許多學生只重結果而忽略
思考過程，“等待 AI 告訴我答案”似乎已成為用AI學習的常見模式。長時
間讓孩子依賴AI來完成學校功課，不只影響大腦發育，也將產生一些無法預
期的心理與情緒問題。尤其當AI提供太多的訊息，更妨礙孩子大腦所能消化
、吸收與記憶的範圍。

    太早讓小孩接觸AI，是否會加深美國海特教授在《失控的焦慮世代》 
一書中，所描繪的青少年最佳殺手組合：網絡、手機與社交媒體。他認為這



些工具不但取代許多童年應該擁有的自由玩耍與跟同伴互動機會，也剝奪了
他們從實體環境中體驗真實人生的學習場域，最嚴重的是改變了下幾代人的
價值觀、社交形態與生活方式，包括不再閱讀平面印刷品如書籍等，無法再
做深層的思考與動手解決問題，甚至很小就出現網絡成癮等後遺症。如今AI
 更進一步，這些充滿營利目的的科技社群媒體公司，表面上以科技創新為
號召，實際上則看準那些身心尚未成熟、對網絡科技仍無選擇能力的青少年
為對象，加上各國政府因應的法令與對策遠遠落後於這些AI 公司的研發速
度，除了最近新西蘭教育部提出人工智能評量表外，多數國家都紛紛擁抱AI
 在教育上的發展，很少能更審慎的評估過早讓AI 駭進青少年還在成長且脆
弱的大腦中，是否會降低他們的思維能力，讓他們從此離不開虛擬世界與AI
等數位裝置？誰有能力預測與扭轉那些教育上非預期的後果呢？

    雖然上述MIT的研究還有一個關鍵發現，即是這些只用大腦寫作的參與
者，如果在獨立完成初稿後，利用ChatGPT進行潤飾和編輯工作，結果他們
大腦連結性會呈現增強的趨勢。只是人都有惰性，尤其是尚在發育中的學齡
前兒童與青少年，他們的自制力尚有待培養。大人們如何為他們加以把關，
可能比毫無懸念的擁抱AI，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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